【影视欣赏】

重建通天塔
——《通天塔》观后感
（经管李嘉玲，2017年2月24日）
上帝为了阻止人类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的计划，他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，有不同的文化，使他们无法齐心协力。这是电影《通天塔》（Babel）开始对通天塔由来的解释，来自《圣经》。电影探讨的主题是沟通，其中包括父母与子女的沟通，夫妻的沟通，兄弟的沟通，不同职业、信仰、地域人群之间的沟通，并由此上升到人类之间的沟通问题。冲突、误解、歧视以及自我的封闭，使沟通变得格外困难和不可能。

在看《通天塔》的过程中，我的内心感觉被堵塞，为导演亚利桑德罗•冈萨雷斯•伊纳里图构建的电影世界深深折服。其中牵涉的人遍及了四个国家，三块大陆，十数人之众；每一个人的命运忽明忽暗，但是都由一把象征着对抗与拒绝沟通的枪支而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说：“有那么多的不同，政治立场、宗教信仰、民族、种族、意识形态等等。但是，总有些是相同的，那就是情感。”在无数冷漠的世事和命运的无奈背后，总有那么一点点温暖的光会在最后出现，就像电影的导演冈萨雷斯，在片尾打出字幕带着柔情，他说，谨以此片，献给我的孩子——最暗的夜，最亮的光。人类心目中的通天塔将重建。 
最暗的夜

在摩洛哥，一对美国夫妇为了挽救即将覆灭的感情开始了一次北非的渡假。握住又松开的手，暗示着交流的是如此的困难。意外射来的子弹打中了皮特妻子的肩膀，导致皮特妻子血流不止，让皮特不得不和当地人、车上游客以及自己的妻子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交流。越来越长时间的等待让被滞留的美国乘客感到恐惧，他们害怕遭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，在急躁的情绪下与皮特相互咒骂并发生冲突，最后扔下皮特夫妻离开了。皮特对着离去的客车咆哮，那深深的愤怒与孤独感荡漾在摩洛哥的戈壁与风沙中。

仍旧在摩洛哥，最初卖枪给兄弟俩的哈森被警察捆绑起来，并被粗暴对待。开枪的一对小兄弟在闯祸之后，在父亲的训斥下，彼此殴打告发。在之后与警察的枪战中，由于一种地位上的歧视和彼此的误解，兄弟中的哥哥被射中，躺在石头后显得奄奄一息。弟弟放下枪支跑下石头山认罪。即使对兄弟俩的行为有多生气，此刻父亲抱着哥哥十分痛心，哭喊声在荒漠里回荡。

在墨西哥，边防站的警察执意认为加西亚几人是有问题的，固有的歧视观点使得双方误解加重，最终加西亚越过防锁线飙车逃跑，在黑夜的荒漠中丢下了保姆和两个孩子。最终保姆因为没有合法证明被捕，即使保姆含着眼泪说明自己对两个孩子从始至终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仍旧没有被理解，被永远驱逐出境，不得再照看两个孩子。

最后是日本，聋哑女孩千惠子在母亲自杀之后更加自闭，她不能听不能说，与父亲的交流越发的稀少。发达的日本文明里，街头毒品在青年中盛行，只需要几句话语千惠子和朋友便被唆使吃下毒品。千惠子由于身体上的残疾而被异性歧视，于是她运用极端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情绪，对着隔壁桌男孩暴露下体来获得关注，看到自己喜欢的男孩跟别的女孩接吻而离开灯红酒绿的酒吧，通过裸露身体来向前来调查的警官表达爱意。千惠子宁可在外面向每一个遇见的男人表达爱意借以温暖封闭的心，却不肯与父亲多沟通。

摩洛哥、美国、墨西哥、日本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小故事在讲述着同一个道理，看似简单的交流原来是如此困难。即使没有种族差别、没有地域区别、没有信仰问题。同样会有很多的冲突和误解，每个人，都作为个体与其他人相互摩擦着，相互影响着。电影在这个时候给人一种处于黑暗般的无形压力，让人觉得窒息。这时我想起鲁迅所言，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。”每一个人，在命运的咽喉下挣扎与生存。悲伤和欢乐在不同地域和时空下交集，而旁人冷眼看待。
最亮的光

最后美国夫妻等来了救护直升机，机翼飞旋扬起北非的风沙；摩洛哥的弟弟想起和哥哥在山间迎着山风呼喊的时光；保姆坐在嘈杂的街头，等来儿子与其拥抱；在日本高耸的大厦前千惠子裸露着身体，就像回归自然的兽，最后扑在父亲的怀里痛哭。这时镜头被拉长在日本的高楼大厦中，镜头越来越远，剩下一盏光芒微弱地亮在黑暗里，那么淡却那么温柔。

电影的结尾在沉重中给人希望和温暖，我再次感受到人类的情感穿透过冰冷的屏幕，带给观影人的温馨。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，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也就是，人类的悲欢其实是相通的。世事一场冰雪，人类的通天塔计划被毁，但是在隔阂的残垣下，是人对孤独的害怕，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，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显得重要。
无关言语

回顾影片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沟通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。沟通能要传达信息，将群体中的各项活动同一起来，并且会影响和改变人的行为，是人们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交流内心情感的基础。

没有共同语言，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国家，遍布疆界和关卡。然而，无论语言是否能够被流畅地说出，都成为障碍，我们很不容易彼此听见，听见了也无法彼此懂得，懂得了也难以彼此应答。在相同的语言被剥夺后，上帝并没有恩惠地交予人类沟通的技能。这片中的交流障碍，这通天塔，无关语言，聋哑女可以通过手写展开交流。美国人和阿拉伯人可以通过翻译交流，可以通过一个关怀的举动，让沟通的困难完全终结。
而比语言障碍更为可怕的是心灵的隔阂。维特根斯坦说，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。事实上对于世事有太多我们无力言说。但至少在这样荒芜的境地里，我们还有感情，虽则易逝，却很强烈。拥抱仍旧给予我们力量，带我们穿过孤独的黑暗。通天塔并不是地理概念，它在我们心中。

彼此相拥，善于沟通，能重建通天塔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7年3月17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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